
秦蓁

与郭若愚先生交往记事

有 缘与郭若愚先生相识 ， 是三生
有幸 ，但我最大的愧疚 ，也由此

而生 。

我先生张积玉与郭先生结识在先 。

1982年， 研究现代文学的积玉撰写了论
文 《郭沫若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初步探
讨》，受邀参加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郭沫
若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郭若愚
先生因为是郭沫若的学生， 早在20世纪

40年代便师从郭沫若学习甲骨文， 理所
当然也被邀参会。会议期间，郭先生平易
近人，没有一点老专家的架子，所以积玉
与他一见如故。报到那天可自由活动，积
玉和陕西师大一同参会的中文系傅正乾
教授、郭若愚先生、天津社科院傅正谷先
生等，相约参观了成都市内景点。一行人
先参观王建墓博物馆。 郭先生虽然也是
第一次来成都，却对这里极为熟悉，介绍
说王建是唐末五代时期封建统治者中的
杰出代表，在其励精图治之下，前蜀国成
为当时社会最稳定、国力最强的国家，都
城成都亦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
市。 他还具体谈到，王建墓虽被盗过，但
墓室内仍出土玉带、哀册、谥册、谥宝、各
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这些文物对唐及
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
礼制、社会经济与生活各方面的研究，都
是宝贵的实物资料。接着，他们又转了文
殊院、宝光寺等，郭先生对每一处景点的
来龙去脉、每一件文物的掌故、每一尊碑
刻的特点都了若指掌。 积玉完全被其渊
博的才学所折服。

会议期间， 郭先生的发言给与会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后四川大学组织参
观， 积玉与郭先生及新老朋友们一起参
观了乐山沙湾郭沫若故居， 并游览了乐
山大佛。 此次交往， 两人从相逢变为相
知，之后常有通信，结为忘年之交。

1983年11月24日， 郭若愚先生从上
海到西安参加 “古文字学学术讨论会暨
陕西省语言学学会第四次年会”。我第一
次见到郭先生：身材高大，举止儒雅，极
有学者的风度气质。 次日我们陪郭先生
去碑林， 大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马王堆
汉墓文物的展室和碑林的各个展厅。 郭
先生边看边讲解， 对每块石碑的书法特
点、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都娓娓道来。 更
让我惊叹不已的是， 他对碑帖拓片的版
本竟然也深有研究。 我在学习图书馆学
专业时，对古籍版本学稍有涉猎，深知雕
板印刷与木活字印刷古籍的版本辨识已
是非常高深的学问。 但是， 古籍还有封
面、书口、版权页、字体、墨色、纸张等可
供参考， 真不知更为复杂艰深的金石拓
片的版本，郭先生是如何辨认的。在一块
石碑前 ，郭先生手指着 “因 ”字 ，让我们
看，指出碑上有几处“因”字已模糊，凡拓
片上“因”字清楚的就叫“因字帖”，是很
珍贵的拓本。 又指着某一石碑的裂缝说
明断裂痕迹在宋代、明清的变化，以及各
个时期拓片的不同名字，云云。

郭先生既是古文字专家， 又研究古
代器物，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都有很
高的造诣。 我问他:“篆刻好学吗？ ”他马
上极有兴致地引导我， 学篆刻主要是实
践，是怎样磨刀子，称其当年拜师学篆刻
时，花了一百大洋，主要就是学磨刀子。

郭先生还说很愿意教我， 要看看我的刻
刀。其实，我只是触景生情，随意一说，谁
知他老人家竟如此认真。次日，我带了刻
刀石料、宣纸笔墨，到宾馆找郭先生。 他
铺开一张宣纸，在上面钤了些印送给我，

其中有几枚是战国印和秦印， 都是十分
珍贵的古印。纸上还有空白，他又欣然在
空白处画了梅花，并题“钜春同志潜心学
习篆刻，必有成就，写此为贺”。我愣神之
际，又听他说：“篆刻很简单，就是把要的
留下，不要的去掉！ ”

1985年6月，郭先生应邀参加陕西师
范大学古文字学研究生的答辩会和其他

学术活动。这次行程宽松，我们一家陪同
他在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的校园里游览
散步，拍了不少照片。

此 后，郭先生与我们经常书信往还，

还专门给积玉治了两枚印， 寄过
多幅画作，每逢新年，我们也都有明信片
往来。 但是， 我的篆刻学习就不怎么顺
畅了。 起初还按先生所教实践了几次，

曾刻“求索”一印并得到鼓励，先生特地
寄来一册印谱和一些毛边纸供我学习、

拓印。 只是，随着工作和家事日渐忙碌，

我和积玉均身体抱恙， 我的篆刻兴趣便
中断了。每念及此便脸红：怎么向先生交
代呢？郭先生在得知我身体不好时，还一
再关切地来信，让我去上海治疗，并提出
要帮助寻找良医。因种种原因，我始终未
能成行。

2001年10月， 我到南京参加学术会
议。 会后与一位朋友相伴而行，经无锡、

苏州到达上海， 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郭
先生。先生的家在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顺
着又陡又窄的木梯上到三层， 终于进了
郭先生家，其中一间是客厅兼工作室，他
正在书桌前忙碌。十几年未见，郭先生风
采依旧，只是头发有些花白。他热情地招
呼我们入座， 但眼神里充满了疑惑：“你
们是……”我自报家门，拿出当年他来西
安时与我们一家的合影，他才恍然大笑：

“啊！想起来了……你怎么变摩登啦?”郭
先生又细细地询问了我先生、 儿子和陕
西师大几位老朋友———古文字学专家郭
子直先生、 现代文学教授傅正乾先生等
的近况。

我也终于如实告知了学篆刻半途
而废的情况。 他连连说：“没事没事，本
职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 ，篆刻 、书画只
是业余爱好， 身体与精力顾不上时，不

必勉强 。 ”见我满面羞愧 ，他反复安慰
我：“这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因为辗转
十天左右才到上海，当时南方天气也比
较热，我从西安带给他的枸杞子已经不
太新鲜了，但郭先生仍然一谢再谢。 他
在一张照片后面签上名，连同几本他的
书 ，送给我和积玉 ，还托我们给傅正乾
先生也带了些书。

从上海返回西安，刚到家，就收到了
先生的信：

积玉、钜春两位同志：

此次钜春来舍看我， 我十分高兴，

想不到阔别二十年，我一时认不出来了。

钜春越来越年轻， 这是你们生
活愉快所致。我年八十一，亦觉得生
活愉快，就是身体不灵活了，这是年
迈现象，无法避免的。

我作画一帧，给你们留念，现在
付邮寄上。 这次钜春在我家照了几
张照片，如洗出，请为我洗一份 ，并
请寄来，这是最好的纪念。

积玉极像演员尹相杰，我每次看
到电视上出现尹相杰， 就会想起积
玉。 所以这次钜春来实在使人高兴。

我祝贺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敬礼！ 盼常常来信！

郭若愚 2001.10.27

这封信是我去拜访的当天他就写
的，画也是当天就作，真是让我感动。 照
片洗好后，我也很快寄出并回了信。

此 后每年，我们还是互赠贺卡，先生
出了新书或在期刊上发表了文

章，也常寄给我们，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
去了。 2008年春节，我们寄去的贺卡和土
特产没了回音，心里充满担忧。终于有一
天打通了电话，是先生的小儿媳接的，说
先生做了手术，一直住在医院。 2010年10

月上旬， 积玉应上海大学之邀参加学术
会议， 我们借机去曙光医院病房看望了
郭先生。 此时距积玉第一次在四川乐山
结识先生，已经近30年了。 先生虽年已九
旬，苍老消瘦了许多，但仍精神矍铄，思
维敏捷，他一下子叫出了我们的名字。只
是他听力明显下降， 拿着一块儿童用的
写字板与我们笔谈， 但只要写出几个关
键字，他马上就反应过来，所以这样的相
互交流几无障碍。 我们给郭先生带了一
些西安特产，他如同小孩一样，捧着红彤
彤的临潼石榴，爱不释手。他还关心着西
安的老友，当得知郭子直先生已故去，神
色黯然，我们赶快岔开了话题。 道别时，

他强烈建议我们去参观一下上海博物馆。

我们知道，那是他工作过多年的、付出无
数心血、留下众多成果的地方，他自己恐
怕不能去了，但热切地希望我们能去。

2012年12月底，收到一封上海来信，

落款字体明显不是郭先生的字， 心中顿
感不祥。 展开一读，果然，是郭先生小儿
子郭伟亭来信告知， 先生已于10月12日
病逝。

在 与郭若愚先生交往的30年里 ，我
曾多次猜测郭先生的家世和成长

环境。我想，他一定是在富足优裕的大家
族中成长，从小受到精心的培养，一切顺
遂，所以才能如此温和儒雅、博学多识，

才能在书法、绘画、篆刻、甲骨文都多个
领域都受到名师指点。但是，实际情况恰
恰相反。

2015年初， 收到郭伟亭先生发来的
邮件，他在郭若愚先生百年之后 ，悉心
整理了父亲遗留的文字资料并编纂成
《文博专家———郭若愚》一书。 我迫不及
待地阅读起来， 由此进一步了解了先生
的生平。

郭若愚先生1921年出生于一个多子
女的贫困农村家庭，6岁时过继到郭家。

祖父郭佩香由南汇横沔迁至上海南塘浜
区，三子郭福生学做生意，创立亿太汽车
出租公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
散。郭先生就过继在郭福生膝下，曾在达
志小学、龙华南洋中学、格致公学读书。

1939年夏天父亲病逝，母亲被人欺骗，家
产尽失。 一连串变故导致郭先生患上严
重的肺结核，一度生命垂危。 1940年秋，

家人将他先后送到虹口圆通寺和杭州净
慈禅寺养病。可见，郭先生青少年时代的
平静生活其实只有短短几年。

1939年秋， 阮性山先生的外甥钱棪
沪上求学，借居在郭若愚先生家。他见郭
先生喜欢写字画画， 便介绍郭先生拜跟
从阮师学画。 阮性山先生（1891—1974）

是浙江杭州人，画梅出神入化。郭先生养
病期间，持续得到老师的通信指导，介绍
赏梅之地，特别推介“中山公园二门内有
三四树，均近百年物，老干斜出，横枝垂
地，尽态极妍，真堪入画”，又介绍学画的
书籍《芥子园画谱》《张子祥课徒画稿》等。

郭先生曾撰写《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文来
纪念阮先生，其中写道：“阮性山先生作画
喜用水墨，其一生所作绝大部分是为梅花
写照。 其梅远宗扬补之、王元章，对金冬
心、罗两峰等亦广为涉猎，尽得其逸致而
自成风格。 先生作梅多以圈法为之，冰姿
铁骨，瘦冷传神，极其清幽之致；梅树喜
作百年老干，苍苔满身，千姿百态。 花枝
繁而不乱，简而清捷，春意盎然。 先生还
喜画松竹兰菊及各种花卉，清妍古雅，笔
墨严谨。 其敷色者亦极清丽，各臻其妙。

当时在杭著名画家黄宾虹、 潘天寿等先
生都十分称许。 ” 郭先生自己也因爱梅
而画梅，因画梅而更欣赏梅，又深受激励
战胜了疾病， 从而与梅花结下了不解之
缘， 日后他买到明末清初墨梅名家金俊
明的《墨梅图》，遂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
“金梅花室”。郭先生晚年，书法绘画已无
规无形，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深厚的文
史修养和精湛的文物鉴赏水准， 使他的
书画作品古穆典雅、意趣盎然。

1940年夏， 在圆通寺养病的郭若愚
先生，由寺院万圆法师介绍，向书法篆刻
名家邓散木先生拜师学艺。 邓师极为勤
奋，作息为：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
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
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周六下午
闲散会客。学生求教预先约定日期时间，

平时也可以去，但不能打扰他。郭先生常
去旁观，戏称为“偷关子”。郭先生拜邓散
木先生为师时虚龄二十， 邓师为他取字
“智龛”， 还为他刻了两方石章：“郭若愚
印”和“智龛”，以作纪念。三年后，邓先生
看到郭先生日益显露的才气，十分赞赏，

专门为他订制了润例。

1955年， 邓散木先生应人民教育出
版社之聘，举家北上，此后郭先生便与恩
师失去了联系。三十年后，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筹备成立 “邓散木艺术陈列馆”，邓
夫人张建权致函邀请郭先生参加筹备工
作。 郭先生立即放下手头事务， 欣然前
往， 草拟陈列大纲， 参加筹备组会议讨
论，编写陈列计划，设计展厅布局，事无
巨细，亲力亲为，并作大幅墨竹赠与陈列
馆， 以及对展出的邓师作品一一起草说
明， 直至1986年9月6日，“邓散木艺术陈
列馆”在哈尔滨市隆重开幕。郭先生编著
的《邓散木先生年谱简编》与撰写的纪念
文章 《南邓北来新居处———漫谈邓散木
的篆刻艺术》，分别刊登在哈尔滨1986年
第1期的《北方书苑》与1987年第2期《北
方文物》上。 1997年，郭先生又撰文《邓散
木先生二三事》，以表怀念。

1947年春，郭沫若先生来上海，在由
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演讲
会上讲话。 郭沫若先生的古文字著作及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论著， 都是郭若愚
先生当时经常阅读的书籍。 因为对古文
字极感兴趣， 郭若愚先生就请余之介先
生介绍，拜郭沫若先生为师。郭若愚先生
后来常去郭沫若家讨教学习， 他后来回
忆：“郭沫若先生是我学习金文甲骨古籀
的老师， 我学习的古文字可以说是他一
手教的。 ”又说：“我在郭先生循循善诱的
教导下，弄懂了一些规律，在郭先生的启
发下，我写了几篇甲骨文字的习作。当我

将这些东西请郭先生过目时， 他对我那
些证据不足的‘大胆’解释，感到不妥，一
再教导我要慎重、要谨慎。但对一些能够
成立的释解，他还是支持的，为我查对原
书，改正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 ”郭若愚
先生自1945年开始学习古文字 ，1947年
师从郭沫若先生后， 日以继夜地看书抄
写，几年后，他的古文字专著接连出版，

他也成为当时古文字学界的青年才俊。

在 拜师学艺的同时， 郭先生一边工
作， 一边坚持修读光华大学的课

程，于1947年2月取得了光华大学中国文
学系毕业文凭和文学学士学位， 开始职
业教师的生涯。郭先生并不沉湎于书斋，

而是一位秉持正义、 追求真理的热血青
年。 在麦伦中学任教导员时，因“沈崇事
件”和“反美扶日”活动，两次参加学生运
动，引起校方不满，被迫辞职。 1949年上
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与之联系，他应
邀参加了上海市教育协会。 1950年5月，

他被时任上海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
的唐弢指名调入文物处， 积极投入时任
中央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视察上海
时所布置的“抢救废铜废纸中的文物”工
作 ，又在筹办上海 “鲁迅纪念馆 ”、举办
“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等工作
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后来又在上海市文
化局社文处、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工作， 为上海
地区的文保事业奉献了才华与心血。

“文革”结束后，1979年2月，郭先生
为女儿返回上海顶替就业， 也为了照顾
病重的妻子，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也有了
更多时间精力研究学术， 还被邀请去上
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授古文字学和甲骨
文研究。 可以贡献所学， 郭先生十分高
兴， 花了几个月时间编写了 《甲骨学讲
义》《古文字研究》等讲稿。 上课时，郭先
生把甲骨文﹑钟鼎文﹑古玺印文﹑大小篆﹑
隶书章草以及简体字联系起来， 深入浅
出地讲述。 一位学生是这样描述的：“郭
先生上的课很有特点， 他虽然没有庄严
神圣的独白，也没有插科打诨的戏谑，但
却有娓娓动人的叙谈。听他的课，就像三
两个熟人在冬夜饭后炉火旁的聊天，一
点也不觉吃力。 他的课有一种平稳安详
的亲切感，使人无拘无束，在轻松的气氛
里展开思路。 ”从1979到1987年，在上师
大上课的8年，郭先生一定是沉浸在“得
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巨大幸福之中，而我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幸结识了他。

1989年， 与郭先生结缡52年的发妻
邵佩玉不幸病逝。在她患病的20多年里，

郭先生始终如一地精心照料，从无怨言。

妻子病逝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此后的近二十年， 郭先生全身心地投入
到研究与著述工作之中， 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其书法、绘画及篆刻作品的数量，

亦十分惊人。书斋之外，郭先生参加多个
社学术文化团体， 并在其中积极开展工
作。他一生心系国家，1997年还把自己珍
藏30多年的 “崇祯年王嘉锡钱票 ”,?慨
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

郭若愚先生的学术底蕴和人品修养
使其与众多文化界名流保持了深厚友
情，郑振铎、唐弢、丰子恺、程十发、江寒
汀、黄宾虹、白蕉、钱君匋、叶露园、钱唐
铁、谢稚柳、唐云、关良、陈凡、沈之瑜、胡
若思、周碧初、俞子才等诸位先生，皆时
相过从。 郭先生晚年不时忆起恩师、挚
友，他应《上海书画专刊》之约，撰写老一
辈书画家的艺事轶事， 积累60余篇，于

2003年结集为 《落英缤纷———师友忆念
录》。 在后记中，郭先生写道：“我的人生
旅途已经接近尾声，就让这些回忆，亦留
存我一生生活的痕迹罢！ ”

此后，郭先生秉持“趁我还有精力，

多写一点留给后人作资料参考”的心愿，

继续笔耕，开始编辑《郭若愚博物品鉴丛
书》。 从2003年到2008年，有《殷契拾掇》

（初编、二编、三编合集）、《智龛金石书画
论集 》、《智龛品砚录 》、《智龛品钱录 》、

《智龛品壶录》等相继出版。

今年恰逢郭若愚先生百年诞辰 ，我
梳理并写下这些回忆，以此怀念郭先生，

并纪念我们愉快交流的过往岁月。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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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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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与顾无咎手札跋
往在沪上旧书肆得高天梅《丙辰燕

游草》一册，易实甫题签 ，高氏自刊 《变
雅楼丛书》之一，铅印小册 ，本不足奇 ，

全文亦已收入今人郭长海、金菊贞所编
《高旭集 》，惟其中夹有小札一纸 ，匆匆
草字，未及辨写信人与收信人名字。 近
日偶又展阅，乃知为南社诗人柳亚子致
社友顾无咎者。 南社成立逾百年，今岁
五月又值柳亚子诞辰135周年， 故略加
考释，亦是南社史料之一斑。 札云：

悼秋足下： 笺悉。 沈久芳诗照收。

《灭亡小史》系仆旧时所作，《复报》已前

罄矣。 《燕游草》奉上。 匆问吟佳。 亚白。

即刻。

按顾无咎号悼秋，与柳亚子同为吴
江县黎里人，且是亚子表侄，小其六岁。

1929年3月悼秋逝后，外甥蔡冠雄撰《神
州酒帝小史 》，刊于5月24日 《申报 》，可
作一篇悼秋别传观：

吾师顾无咎悼秋 ，字灵云 ，吴江梨

花村人。 髫年具宿慧，书籍过目不忘，诗

才隽逸，时人重之。 性宽容，嗜狂饮，有

神州酒帝之称。 同里剑锋、剑芒、剑霜、

亚子、酒痴五子为神交 ，尝集于酒痴之

开鉴草堂，纵饮联吟为乐事。 后亚子执

南社之牛耳，师亦与焉，海内同文，相与

联袂矣。 师家居时，受乡老之托，辑《褉

湖诗拾》十卷及《笠泽辞徵补编 》四册 。

既成，应吴江县志局之聘，纂修县志，经

年始归里。 岁甲寅来余家课读，时余年

十四 ，握管不成文 ，获师灌溉 ，略得门

径。 师尝出小刀治石，见之大奇，余之学

篆刻，乃基于斯。 越三年，师遂引去，执

教鞭于沪渎。 课余尝涉游艺场，主人丏

撰露天影戏场联语。 师笑而谢焉，不果，

即撰长联付之。 联语云：“打起帘纹，侭

教?拥云围，夜深侬汝；凭完栏曲，可识

露勾风约，花里沧桑。 ”句既清新，寄讽

寓感，有箴游子之意，良非凡笔。 师有女

一，曰齐纨；子二，曰灿 ，曰雪 。 雪堕地

时，曾纪一诗云“生子防为卖国奴，不然

还恐作庸夫。 何如有女夸馨逸，傥并青

绫绝世无。 ”寻二子均夭折，可慨也。 师

每归里，恒邀余小饮 ，酒酣出楮笔属联

句。 一日余赴约，师呼婢出鳜鱼，大可逾

尺， 余惊喜起谢 。 师莞尔曰 ：“容共下

酒。 ”半酣，师出句云 ：“供酒深惭肴味

薄。 ”余答句云：“烹鱼独畅我情酣。 ”师

又书：“座中绿酒亲佳士。 ” 余答书云：

“帘下红梅照美人。 ”盖师美风姿，尝自

比美人，有一印曰 “词人半是倡家妇 ”，

又属篆一印曰“貎似子房”，故云。 师又

强余拇战，师负饮酒。 余又书：“何须战

酒论甥舅。 ”（师本余从母舅）师即答书

云：“别有交情当弟兄。 ”词意恳切，令人

色舞。 伤哉，影事前尘，已成昨梦。 师于

去秋撄病归里，余日往视之。 天不畀年，

参苓罔效，今岁二?病益增，泣谓余曰：

“死期将至， 欲诉无言。 予亲曲糵二十

年，今不复见矣，愿汝善自珍重。 先辈遗

什，已辑成十卷，置堂左书柜中。 至予之

诗词等稿，不足问世，知汝爱予，幸代存

诸”云云。 余应之，泪已成串矣。 师年三

十七岁，遗著有《被花恼室词稿 》《灵云

别馆诗存 》，及小品甚富 ，当刊行之 ，以

慰幽魂焉。

文中所谓 “同里剑锋 、剑芒 、剑霜 、

亚子、酒痴五子”， 剑锋为朱霞，剑芒为
霞弟慕家，剑霜为沈次约，酒痴为周云，

与悼秋俱是南社早期社员。 钱仲联《南
社吟坛点将录》则目顾悼秋、朱剑芒、朱
剑锋、沈剑霜、周酒痴为“梨村五子”，而
所点社中诸将并无悼秋之名，殆以悼秋
诗未有专集流传，钱君无法遍读其诗而
位次其人。 郑逸梅曾言悼秋“遗著诗文，

都若干卷，兹由（蔡）冠雄交柳亚子先生
辑次， 不久当可问世”（《申报》1929年8

?2日 ），惜后来未见刊行 ，今不知遗稿
尚存于天壤间否。

悼秋又着意乡邦文献 ，柳亚子 《再
和悼秋》诗云：“无当何须抵玉杯 ，风花
伪体早今回。 难销傅粉薰香癖，稍喜征
文考献才。 诗拾梨湖犹待续，词征笠泽
未须猜。 南溪不作巢南老，补缀还应付
汝来。 ”注云：“君有《禊湖诗拾续编》《笠
泽词徵补编》之辑。 ”（《磨剑室诗集》第

二辑）今《笠泽词徵补编》稿本两册藏于

上海图书馆，用《南社丛刻》编辑用纸写
成，署“邑后学顾无咎悼秋辑录 ”，封面
大字写“亚子先生审定”。 另辑有《徐山
民先生文賸》稿本一册，署“吴江后学顾
无咎校录”， 封面手书与柳亚子小札一
通云：

词稿各件均到 ，暂缓数日 ，归赵不

误。 《山民先生文賸》仅寥寥数篇，嘱录

副，似不必，即将此册奉贻，何如。 若《浔

溪词征》倘系卖品 ，乞于便中代购一本

可否。 此请亚叔大鉴。 顾无咎顿首。

徐山民即徐达源 ， 嘉道间吴江文
人，亚子母尝从达源之女课读。 上图尚
存悼秋手书 《斗南一榻消寒雅集图题
辞卷 》一册 ，署 “戊午冬仲顾无咎录并
题耑 ”。 以上三种悼秋亲笔稿本 ，原存
柳亚子吴江旧居中 ，1950年代捐赠上
海图书馆。

《神州酒帝小史 》所言 “貌似子房 ”

印，后收入蔡冠雄《拊焦桐馆印存 》中 ，

悼秋跋云：“余客海上，路人常有误认余
为女子者，爰备斯印以解嘲。 然子房功
业盖世，何可比拟，斯所愧耳。 ”参观上
引亚子诗中“难销傅粉薰香癖”句，其当
年风仪，可以想见。 然其人亦有慷慨激
昂之时，尝有人持赠袁世凯 《圭塘唱和
集》， 悼秋掷诸地而口占一诗云：“长醒

何如长醉后，我虽醉矣愈于醒。 轮囷肝
胆醪空泻，摇落河山月半荧。 宝剑不曾
诛贼桧，神州拚使泣新亭。 愤来掷碎圭
塘稿，便欲从军出井陉。 ”

上图藏稿本 《消寒雅集图题辞卷》

封面所钤“神州酒帝”白文、“顾十郎”朱
文二印，亦是蔡冠雄所刻。 冠雄精篆刻，

其技实其舅悼秋所授。 柳亚子有《题蔡
冠雄印稿》七绝二首 ，其一云 ：“刻画精
工值万钱，何甥谢舅有薪传。 一从恸哭
灵云后，始识焦桐旧主贤。 ”注云：“君为
悼秋宅相，即受治印术于悼秋。 灵云者，

悼秋别号也。 ”其二云：“汉家旧谚烂羊
头，失笑谁题关内侯。 更忆重瞳刓印事，

雕虫技小亦千秋。 ”（《磨剑室诗集》第三

辑）惜悼秋自镌印章今不得睹。

悼秋自谓“客海上”，盖曾任上海市
北公学 、 湖州旅沪公学教员 ， 柳亚子
1922年有《和顾悼秋即寄海上》诗二首：

“十郎（君小字）量浅不胜杯 ，浪向糟丘
僭帝回（僭号神州酒帝）。 漫诩窥帘韩掾
少，岂同披发屈生才。 小家萝屋原堪惜，

本事桐花苦费猜。 海上飘零嗟久别，却
劳和我有诗来。 ”“迷楼高会夜寒天，怜
汝悭逢蚬水烟。 绝艳惊才原有例，感恩
知己不关钱。 江潭杨柳桓温叹，旭日芙
蓉谢朓缘。 漫道逢迎邛市侠，笑他何晏

妇人妍。 ”（《磨剑室诗集》第二辑）

亚子小札中所言“沈久芳诗”，考悼
秋曾裒录沈诗，并能悉其人身世。 按费
善庆、薛凤昌辑《松陵女子诗徵》卷九沈
久芳条云：“沈久芳，号倚珊。景修女。庄
文博室。 顾无咎曰：‘久芳工书谙史，惜
不永年。 景修尝为疏请允明宗坛，叩问
久芳生前来历及歾后冥况。 据云此女前
生乃宁海清静散人孙不二仙姑之伴侣
方花若也。 ’”下收《慰情》诗二首，即传
为沈氏于坛中下降时作，而为悼秋所录
示者。 沈景修本嘉兴人，后寓居黎里，其
女久芳之诗虽涉仙道 ，事本荒诞 ，然终
是吴江当地之文献掌故 ， 悼秋留意及
此，不足怪也。

札中又提及《灭亡小史》，按此书柳
亚子撰于1903年，叙述南明弘光以来至
清季二百余年种种惨烈之事，意在反清
排满，后在1906年至1907年《复报》上连
载。 《复报》为同盟会员高旭、柳亚子等
所主持，正式创刊于1906年5月，共出刊
十余期 。 味札中语 ，似是悼秋索阅 《小
史》，而亚子答以《复报》手边已无存矣。

高天梅 《丙辰燕游草 》收录其民国
五年丙辰（1916）所作诗24题51首，书中
未标刊行年月， 但总在该年之后不久。

亚子转交此书与悼秋 ，并附小札 ，或在
1917年顷。 上海图书馆编 《柳亚子文
集·书信辑录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收录信札三百余通 ，但未有致顾悼
秋者，今刊布此札，可为之补遗。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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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郭若愚在西安指导年轻学人识碑郭若愚晚年留影


